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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大家
都很‘低调’，甚至是互不认识。”高颖说。

一名私塾老师告诉记者，现在的私塾没
有正规的师资力量，既不符合义务教育法，
也没有渠道融入现代教育，因此很多私塾生
存在“灰色”地带，在很小的圈子中推广。

在孔子故里的曲阜尼山深处，有一家只
有人们到处打听才能找到的孔子学堂，名叫
春耕园书院。学校的前身是深圳明道国学培
训中心，2009 年春迁至尼山圣源书院中。

不过，每年的春秋两季开学时，通往学
校的盘山路上，总是跑满了从广东、福建等
地赶来的私营企业家的豪车，这些企业家
不是前来做生意，而是将自己未成年的孩
子送到书院里读书。

春耕园书院有三个班，分别是教授儿童
的童蒙班、少年的养正班和十七八岁青少年
的日新班，前八年教授四书五经和《汉书》，以
及正心、修己之道，后两年则学习西方哲学，
中西方文化对比，虽然也学习数学、语文等
文化课，但仍以经典为主。书院接受完全脱
离现行教育的封闭式儒学教育，这在全国的
孔子学堂当中还十分少见。

“我们学校从不刻意去招生，对家长
我们是要考核的，就是要跟家长进行沟
通，如果家长的理念不到位，孩子我们也
没法收，就算收了也留不下。”书院创办
者邵雅忠说。

邵雅忠在办学初衷里阐明，春耕园书院
不做社会道德的教化者，而是在童蒙养正基
础上，依据先儒注释，引导正学，并引导学生
不必重视外在知识，而重视修身养性，纠正
性格偏向，养德，让每个人各得其所。

外界不断有声音传出，书院中的教师对
孩子过于严厉，有些像修道院里的修女，书
院也曾辞退过一位教师，但这并没有改变多
年来书院让孩子艰苦求学的思路。

在普贤学堂，除了诵读儒家经典，孩子

们每周三下午还有一节远足课，由老师带着
走出学堂去做意志训练,“风雨无阻”。在春耕
园里的孩子更苦，“他们一切都是自理的，而
且不管多小的孩子早晨都要去打扫院子。”
当地退休教师朱伯宜说。“我记得上学期，一
辆凯迪拉克送完孩子就跑了，孩子哭着在后
面追，说‘爸爸，等等我，别丢下我’。但车没有
停。”朱伯宜说。

在尼山内外，关于如何教育青少年的讨
论从未断绝。

对于教出什么样的孩子，邵雅忠介绍，
教师从不解决孩子的具体问题，只是用经学
的方法教。老师们认为，经学的学习会使每
一个人回归自己，去反省，去省思，在这个过
程中逐步调整自我。

“经学教育起到的作用就是这样，内容
都和生活行为相关，学生自己会去反省，我
们不用讲今天他打架了对不对，今天上完
课，他自己内心可能就有感受了。”邵雅忠
说。

这一点深得一些家长的赞同。一位初中
学生家长说，现在的义务教育体系，还是每
周都公布分数，这不是让孩子们发疯嘛。即
使孩子心理最终没受影响，但是家长的内心
也多少会有煎熬的。

尼山圣源书院副秘书长陈洪夫说，把孩
子送到书院的南方企业家大都对现行教育
体制十分失望，生怕孩子耗费十几年的青
春，最后被培养成一个考试机器。这些家长
认为，对孩子健全人格的培养，恰恰是一些
正规学校所忽视的，现在的学校只考虑升学
率，不考虑孩子的人格是否健全。

“他们说自己的孩子以后不缺钱，但怕
缺少一个健全的人格，于是重新回到传统儒
学的学堂里学做人。”陈洪夫说。

邵雅忠说，老师跟学生一起学经典，如
果说对学生有影响，那是经典对学生有影
响，圣人对学生有影响。

孔孔子子学学堂堂里里的的

来客

学生来了，走了。又来了，又走了。
在山东很多地方，“潜伏”着许多家进行儒学教育的孔子学堂和现代私塾。一方面，国家在大力提倡儒学和传统文化

教育，另一方面，不少民间的孔子学堂和私塾仍然处于教育与法律的“灰色”地带，没有与义务教育接轨。
于是，学堂里的各种学生，如同一些“随缘”的来客，在这个传统的封闭世界里，感知，学习，等待，观望。

文/片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实习生 董兴生

上午第一节课，孩子们跟老师读《声律启蒙》。

两个幼童边吃着糖果边听高海峰读《千字文》。

9 月初，开学季，别的学校都是热热闹闹
的上学报到场景，而在济南市三箭幸福苑一
所普通民居里，刚满 20 岁的“小老师”高颖坐
在门口等，她等有的学生要来，有的学生要
走。

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家长在读经和传
统义务教育之间犹豫去留。

普贤学堂在这里开办了两年多，每天早
晨 8 点到 9 点，高颖都会坐在门口，迎来十几
个从济南各个城区来读经的孩子，小的四五
岁，大的已经过了上小学的年龄。

在省内国学圈里，像普贤学堂这样的国
学班和私塾有很多，目前在济南知名的就有
十几家。这些私塾大多以古代教授儿童的十
三经为基础，让孩子大量读经，还会学习射
箭、中医、园艺等。

为了表示对先师的恭敬，进门后，孩子
们都会站在正墙上一张孔子像前。“请大家
端身正立,束整衣冠,以恭敬之心、感恩之心向
大乘至圣先师孔老夫子行三鞠躬礼。”随着
老师的讲话,孩子们举手作揖,弯下身去朝孔
子像三鞠躬。

“很多家长都是慕名而来，他们可以带
着孩子来体验一阵，也可以随时离开。”高颖
说，因为没法办理营业执照，而且是家庭办
班，招生仅靠学生家长的口头传播。

但每天敲开书院房门的家长还是络绎
不绝。

敲开普贤学堂的门时，6 岁的阳阳的家
长只是期望儒学可以给孩子带来不同。

阳阳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从小被娇宠溺
爱，但也受到了很多限制。“老人不敢让他跟
小朋友玩,怕被别的孩子挠着打着。久而久之,

阳阳变得不能和其他孩子正常接触，不会
玩，别的孩子也不愿意和他玩。”普贤学堂的
堂主高海峰说。

高海峰和老师们花了半年时间用《弟子
规》和《千字文》里的小义理“调理”他，让他自
己领悟怎么和别的孩子玩。

“这孩子后来确实懂事。他说的话，大人
都一愣一愣的，跟父母的互动也有明显进
步。读了《孝经》之后，有一次阳阳看到电视上
有人身上刺青，他自己说出来‘身体发肤，受
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
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父母感到用得
非常贴切，很惊奇。”

这些并不能给阳阳换来考试的分数，家
里的矛盾也随之升级。阳阳的爸爸妈妈计划
让他长期在这里读书，但阳阳的姥姥坚决反
对，所以今年阳阳要去小学上一年级。

对此，高海峰和老师们早已习惯，他们
形容来这里的学生是“随缘”。

来这里的学生是“随缘”

7 岁的小姑娘鹏鹏最终决定留下来。
去年，鹏鹏6周岁,父母把她送进了小学

读一年级。“上了小学之后,鹏鹏比较内向，跟
不上课,老师刚开始还管,后来就放弃了。”鹏
鹏的母亲姚女士说起这些就有些伤感。

鹏鹏读小学一年级时,姚女士看到了传
统义务教育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孩子学习
不好 ,就会被人看不起 ,时间长了就没有自
信。”

一年级结束后，鹏鹏来到了普贤学堂，
周一到周五住在学堂,只有周末才被接回家。
第一次离开妈妈，鹏鹏一直依偎在妈妈身边,

一句话也不说,眼眶里满是泪水。
在学堂里，鹏鹏虽然还是少言寡语，却

是最乖的一个，也明显比以前快乐。“在这里,

老师对孩子的责任心强,没有那种功利心。”
姚女士说这是她最看重的地方。

“我不会再让她继续升学了，今后她会
一直在这里上学。”姚女士说。

也有家长觉得，学儒学的孩子“与其他
孩子没有明显不同”。一位姓段的家长告诉
记者，尽管他的孩子从3岁多就开始学儒学，
但他还是决定让孩子回去读小学。“我是想
和体制接轨，然后在暑假或者寒假时，让他
继续学习儒学作为补充。如果有和体制接轨
的国学学校我会考虑，这样就能一步步往上
考。”

与许多家长打过交道后高海峰发现，来
到孔子学堂的家长一般都对国学非常认同，
但这通常只是开始，没多久，大部分家长就
会担心孩子今后再也融入不到义务教育体
系中，然后中途放弃。

于是每年 9 月，这里来来走走，成了惯
例。

“孩子以后不缺钱，就怕缺人格”

一面火热，一面“灰色”

如今，在海外的孔子学院越来越多，国内与孔子和
儒学传统相关的省市级社会团体也超过了100个。

尼山圣源书院在当地兴办了乡村儒学，在山东省、
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也在同时实施“尼山书院工
程”。今年5月，济南市舜耕街道办创办了全国首家社区
孔子学堂。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尼山圣源书院
秘书长赵法生担心，现在兴起的孔子学堂热潮难免“泥沙
俱下”，北京一些私塾教师鞭打孩子的事情，让这些处于

“灰色”地带的读经学堂饱受争议。这种“灰色”身份，也不
是全面弘扬传统文化、振兴儒学的长久办法。

“儒学是给人们启蒙养正的，现在开展的儒学课堂，
恰恰缺少对孩子的系统培养。”济南市一位语文教师说。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教授程奇立说，他
看到有很多家长让孩子重读国学，看重国学对孩子修
身养性和道德教育的影响，但目前的情况是，私塾很难
与现行教育体制融合，特别是高考。“对传统文化的学
习，应该考虑到社会的发展，适应社会的进步，不能关
门办学。”

当下的民间儒学私塾是否转正，至今无人“挑战”
义务教育法。

民间孔子学堂从未放弃过从内部培养“接班人”。
高颖今年刚从浙江王财贵经典学校毕业，王财贵经典
学校是在国内较早开展青少年儒学教育的民间学校。

高颖说她最喜欢那句“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
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如今她正在尝试做一名儒学教师。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私塾教育不合法，在学历认
证、高考测试中，教育部门可以给国学教育一个转正的
机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
现阶段国学班、私塾的兴起体现了现代的开放性，为什
么不能在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和现阶段教育中，把两者
结合起来做一个新的尝试呢？

义务教育和学堂，只能二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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